
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破云而出时，
朔州四季风商务国旅自驾旅游团已整
装待发。

夏日的晋北大地，绿野平畴，生机
盎然。车辆驶入山西长城一号旅游公
路，在山和云海间穿行，如履仙境。

这是一次“长城天路”自驾穿越之旅。
目的地在山西右玉与内蒙古和林

格尔交界处。沿右玉境内行进，一条跨
越晋蒙两省的路段可使游客近距离行
驶在长城两侧，充分体验速度与激情，
欣赏辽阔与壮美的自然景观。

山西境内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全长
1884公里，主线全长1201公里。朔州段
拥有327公里的内外长城。长城一号旅
游公路的开通，使“长城天路”的行程畅
通无阻。

朔州“长城天路”旅游商标于 2021
年注册成功，这条线路曾获得“第六届

中国最受欢迎十大自驾路线第三名”。
“长城天路”分为和平之旅、自驾穿

越之旅和握手之旅三部分。
作为朔州文化和旅游业协会暨自

驾游协会秘书长、“长城天路”品牌持有
人和传播者的张清军，几年来，他无数
次地穿越“天路”，无数次地体悟长城文
化的深刻内涵。边墙内外，从鼓角相闻
到化干戈为玉帛，由此而衍生出的边塞
文化、商旅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
民族文化大融合，使这片土地成为了一
座大写意的长城历史博物馆。

右玉有“古堡之乡”之称，缘于其特
殊的地理位置，既是古战场的前沿，又
是联结晋蒙的纽带。汉民族与少数民
族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段
扣人心弦的人间情态。这其中的种种
情结，只有亲临现场，与历史连接，才会
有感而发，有所触动。

近些年，在朔州市政府及文旅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长城遗迹得以保护并适
度开发，朔州旅游业逐渐升温。随着游
客的增多，景区周边商铺生意渐好。山
阴广武古城下的油坊、酒坊、豆腐坊等商
铺因游客的到来而生意兴隆。十三边城
脚下的牧羊人赵恒，与老伴留守多年。
由于张清军旅游团队的频繁往来以及全
国各地散客的增多，促使老两口开启了
团队餐饮业务。一方灶台，几笼蒸莜面，
半盆油炸糕，一锅炖羊肉，塞外人家接地
气的特色美食迎接了四方游客。赵恒的
土台子小院儿也成了游客歇脚露营的首
选。但仅凭赵恒一家，远远满足不了越
来越多游客的餐饮住宿问题。

“长城天路”沿途经过九个边塞村
庄、五座山脉、两座古堡遗址和两块明
代长城界碑真迹。起点三十二边，这段
长城保存较为完整，呈“之”字形走势，

似龙脊，绵亘逶迤。再向前移，便是处
于长城深处的十三边城。在它的一侧，
是神秘而倔强的“圣山”，十三道边墙都
未能留住它，最终还是以它海拔1788米
的身躯伫立在内蒙地界。继续行走，在
坡下的荒草中找到两块界碑，大同中路
分属西界碑、大同威远路分属东界碑。
每块碑均刻有“万历三十七年 吉秋
立”。过了十三边城，就是云石新堡，站
在云石新堡上，可与云石旧堡遥遥相
望。这里是蒙古草原通向山西的重要通
道，也是明蒙互市的场所，马市遗迹轮廓
清晰。长期的互利往来，淡化了蒙汉民
族界限，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凭高远眺，塞上特有的苍凉宏大气
象尽收眼底，昔年的胡风浩荡、铁马冰
河已荡然无存，留给后人的是四季更迭
里的岁月安稳。

长城天路沿途可见三十八边城、四
十二边城、前、后爱好村等村落遗址。
这些附着在长城周边的古村、抑或星罗
棋布的古堡，犹如散落在黄土高原之上
的遗珠。

铁山堡在云石堡的东北方向，是右
玉现存古堡中保存得较为完整的一座
城堡。它南有云石堡，北有右卫城，距
离各二十里，形成了堡堡相望的格局。
铁山堡呈“日”字形，分城堡和关厢，城
堡为驻军所在，关厢是存储草料和城堡
外百姓避难之地。如今，墙砖已全部剥
离，堡身嶙峋，但骨性还在。无论出片
还是写生，画面感极强，是摄影人和画
家常常光顾的堡城之一。

城市带给人们的是便捷便利的生活环
境，而户外游是身体和心灵的短暂休憩。

朔州市是全国唯一一座处在内外
长城之间的“长城之城”。2023年以来，
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踏上“长城天
路”。“长城天路”之旅，既是一场历史文
化遗存的回溯，也是旅者与自然风光的
全情共融。

““ 长 城 天 路长 城 天 路 ””之 旅之 旅
●●北 方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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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去一朋友家串门，聊起乡下
生活时，说起了挖苦菜。未曾想过，今
天早上，她却把苦菜给我送到了家里，
说是到野地亲自挖的。一阵感动感谢
之余，想起了儿时和苦菜相伴的岁月。

童年时，物资匮乏的年代，是没有
闲钱用来买各种蔬菜的，吃的蔬菜，除
了自家小院菜园子种的有限的菜外，
就只有苦菜了。

苦菜，又称苦苷子、苦菜菜、千金
菜，是一种独特而有益的蔬菜。它随
遇而安，山坡上，野地里，荒草下随处
可见它的身影。暮春时节，一簇簇一
片片的苦菜尽情绽放着，似乎不经意
间，这淡雅而朴素的小黄花开得满地
都是，田间地头，沟沟岭岭，只要能盛
开的地方，几乎一抬脚就会踩到它。
常见的苦菜有大苦菜和小苦菜之分，
大苦菜叶子肥硕，椭圆状，大家闺秀般
雍容华贵；小苦菜叶子细长，羽毛状，
小家碧玉般玲珑秀气。两种苦菜比较
起来，大苦菜要好吃得多。

初夏的周末，大人们总会带着孩
子到地里挖苦菜，但大人们心疼孩子，
怕孩子们中暑，往往选阳光不太热的
时候。大人们挖得快，孩子们尽管很
用心，还是落在其后。那些苦菜的根
或深深地扎进土壤里，需用小铲子才
能挖起；或浅浅地和土壤仅是接触一
下，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轻轻一拔就
起了。时间久了，孩子们也能分辨
出什么地方的苦菜容易挖起，什么
地方的苦菜不易挖起，自然为这一
发现颇有成就感。但在挖苦菜时，
我们经常会碰上叶子一扯断白白的
汁液就流出来了的事，汁液粘到手上
干了，黑乎乎的，还不好洗去。不小心
弄到嘴里，保管你苦得直哆嗦，恨不得
把舌头拎出来洗刷一下，这大概就是
它名字的由来吧。大人们告诉我们，
这种白色汁液是一种乳浆，主要成分
是植物的自然分泌物。 这种乳浆略
带苦味，但在烹饪后食用时不会影响
口感，甚至可以清热去火。此外，这种
乳浆可能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如维生
素和矿物质，对人体健康有益。这种
乳浆甚至被形容为“植物的奶”，我们
当地人也称“苦奶奶”。

有时，小伙伴们结伴而行，骑上自
行车，拿着蛇皮袋子浩浩荡荡向地里
进军。因为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不
用刻意辨认苦菜是什么样子，一下地便
一哄而散，各自寻找目标。个子高的，
速度快的，手脚麻利的，很快挖好一袋
后，又去帮助同伴。待到夕阳西下，孩
子们满载而归，银铃般的笑声与自行车

的铃铛声回荡在田间小路上。
回到家里，母亲把大门敞开着，把

门口扫干净，把苦菜从袋子里倒出，那
些苦菜就横七竖八地躺在门口的空地
上。每逢此时，左邻右舍都会过来帮
忙，她们一根一根把苦菜的老根枯叶
杂草挑拣掉，边拣边聊家常，没用多长
时间，一大袋苦菜就整整齐齐、顺顺溜
溜的了。

挑拣后的苦菜得先用清水把带的
泥土洗干净，用冷水浸泡一会儿，有了
水的浸润，苦菜愈发娇嫩和青绿，接着
下锅用开水焯。火候要恰到好处，过
火了，会发黏；火候不够，会发硬。但
这又无唯一标准，全凭煮的人自己定
夺，或伸手掐掐，或捞几根喂嘴里尝
尝。感觉不软不硬，便用笊篱捞到盛
有凉水的大铝盆里。待晾冷后，用刀
切碎，然后浸泡在清水里除去苦味。
每逢此时，母亲总会用双手把苦菜攥
成几个手掌大的圆形，送给左邻右舍。

如今，苦菜已不再是家乡父老用
以填肚皮的“代食品”了，它的天然绿
色已成为人们“回归自然”的热望。每
当春风吹过，家乡的野地里又添新绿
的时候，从家庭灶台到农家乐，以及城
里大大小小的餐馆、酒店、乃至高档酒
楼，都把苦菜当作一道别致的美味拿
来招引顾客。前来“尝鲜”的八方来客
拿起“菜谱”，一眼盯着的，就是这道靓
丽的风味小吃。

到了秋季，天气渐凉时，便是腌苦
菜的最佳时机了。最初，母亲把切碎
的苦菜放进坛里，倒上米汤（不要米的
稀饭），撒上适量盐。据母亲说，要是
上火，喝上这样的苦菜水可以“药到病
除”。我是喝过的，左邻右舍也喝过
的，确实见效。后来，母亲又改为另一
种腌法，切碎的苦菜和切碎的茴子白
混合到一块，放到坛里，撒上盐，上边
用石头压住。其实，这两种腌法都可
以就水吃或拌山药蛋吃，但与拌山药
蛋吃法，味道各有不同。

在娘家，这样的活儿总是母亲去
做。后来我成家后，婆婆也一贯坚持
这种做法。可多少年来，这样的活儿
我从未干过。眼下正好有了朋友挖好
的苦菜，我须亲自下手，更多想的是母
亲在世时围在灶台旁忙碌的身影和娴
熟的动作。

说干就干，我便按照母亲生前曾
用过的工序：挑拣，清洗，热水焯，凉水
浸泡，晾冷，切碎，凉水再次浸泡。一
切妥当后，我又把攥好的几个圆团状
的苦菜装进塑料袋里，迎着夏风，伴着
夕阳向朋友家走去……

苦 菜 情
●●赵振华赵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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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nai，音耐，去声。）多年生草
本植物，叶子有香气，可入药。端午节
时，朔州人有家门挂艾蒿、用艾叶洗浴
的习俗。

【艾蒿】意同艾。
【艾药子】 用艾蒿拧成的草绳，阴

干用来熏蚊子。
【爱】（nai，耐，去声。）①喜欢：他～

书法。②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
祖国～人民。③爱护；爱惜：～公物。
④ 经 常 容 易 发 生 的 一 种 行 为 或 变
化：～笑；这种筷子就～圪料。

【爱见】 喜爱，喜欢：我可～你哩，
你莫非不知道？

【爱…不…】表示随便选择，含有不
满情绪：爱吃不吃、爱要不要、爱给不
给、爱见不见、爱耍不耍等。

【爱理不答】像是理睬又不理睬，形
容对人冷淡、怠慢：我好心好意和他说，
他却～的。

【哀告】苦苦央告：小王，这事你～
我也不顶事。

【挨】（nai，奶，阴平。）①被人打了：
四个人打一个，娃夜来可～痛啦。②顺
着次序：给我～正一个一个地搜。③挨
打：你是不是又想～啦？④靠近：你～
住我。

【挨菜】 本意是吃饱了还在吃。引
申为说不该说的话：你～啥哩？不怕人
笑话。

【挨到】轮到：你不能插队，～我了。
【挨拐】吃亏：你小心点，不要叫～ 。
【挨肩肩】 (肩肩，jie jie音 姐姐)年

龄相差很小的同胞兄弟姐妹：卬是～的
四个姊妹。

【挨咾昧心】吃亏、上当、受骗后不
伸张。也写作挨昧心：唉！～算啦，谁
叫你粘傍上人家哩？

【挨闷棍】背后遭人棍棒袭击，比喻
受人算计而吃了亏：活该～，谁叫你不
当回事哩。

【挨排】按着顺序：赶紧～做哇，后
天人家就要货哩。

【挨遇】交往：那两人～得可不懒哩。
【挨正】靠近、挨住：你～卬哇，卬还

能吃了你？
【挨兹古板】比喻做事情有依据、有

次序：人儿娃做事情，从来喜欢～地干。
【碍】 (nai，奶 ,上声)妨碍、阻碍：我

～你啥事了？管得宽哩！
An

【安】 (nàn,上声，下同)①安装：哥
哥，妈叫你回来给～个灯哩。②加上、
强加上：想拾掇你还不容易，随便～个
罪名就顶事啦。③安定：坐立不安。

【安插】(插，入声)安排：班里已经有
80人了，实在是给你～不下了。

【安顿】①安排、关照：你明儿就去
哇，我给你～好了；他的生活得人给～
哩。②嘱咐：我～了你三遍，结果还是给
忘啦。③整理、收拾：梅梅的家～得水喷
喷的。④准备：开学的东西都～好啦？
⑤说：你～妈妈，我后儿就回去了。

【安咐】①嘱咐：我妈～啦，你明儿
得来哩。②安排：老师早就～好了，还
不动手？

【安饭】举办红白事筵时，开始准备饭菜
上桌，请来宾入席：赶紧入座哇，～呀。

【安鼓】白事筵中，门鼓班子头一天
活动时的序曲：～那天，孝子们跪了一
大片。

【安分】守本分：那娃娃可～哩。
【安家】①安置家庭：～落户。②结

婚：都三十几的人了，还没～哩。③下
葬的第二天，孝子们给亡人举办的焚烧
纸货活动：明儿我顾不上去开会，还得
给我爷爷～哩。

【安然】①平静、安逸：夜来黑夜我
可睡了个～觉。② 沉着：人家遇事真
～哩。③平安：～脱险。

【安身】指在某地居住和生活（多用在
困宭的环境下）：他总算有个～之处了。

【安神】 ①使心神安定：赶紧把药
吃了，安～。②除夕之夜为迎神而做的
准备：吃～饭啦，响个～炮哇。

【安生】 ①平安、稳定：自从她嫁过
来，家里就没～过一天。②听话、乖：好
后生，从小就可～哩。

【安安生生】义同安生。

【安稳】①平静、安定：炕头就像火
燎盘，我一黑夜都没睡～。②稳当、平
稳：烂汽车，坐上去真不～哩。③（举
止）稳重：小王是个～人，你就放心哇。

【安安稳稳】义同安稳。
【安闲】安静清闲：她忙里又忙外，

没个～的时候。
【安歇】 (歇，音瞎，入声)睡觉、休

息：受了一天啦，赶紧洗洗～哇。
【庵】(nan，上声 )①小草房：我瓜～

里也照样睡。②佛寺（多指尼姑住的）：尼
姑～。也作庵庵。

【鞍鞍】本意是鞍子，比喻鼻梁不干
净：哈哈，你这是从哪来的？鼻子上咋
就备上～啦？

【鞍马】鞍子和马，借指骑马或战斗
的生活：老李可真是～大半生。

【鞍前马后】比喻跟随在别人身后，
小心侍候：你～跟了人家半辈子，也没
见得了多少好处。

【俺】（nan,上声）人称代词，我。
【唵】(nǎn，上声)①把粉末状或颗粒

状的东西塞进嘴里：妞儿，白面可不能～
哩吃。②被动吃：没小心擦倒了，～了一
嘴绵绵土。

【揞】(nǎn,上声)把药粉涂抹在患
处：啊呀，赶紧～上些白药粉粉哇，小心
发秽咾哩。

【按】(nàn，去声)①用手或指头压
(与扶相对)：～铃铛。②压住，搁下：老
李，这件事你先给咱～下，明儿我再和
你细说。③抑制：～不住心头怒火。④
按照、依照：～质论价—你就～前日的
价钱算哇。

【按拍】(拍，音撇，入声)不使事情伸
张出去：这事你可得给～牢靠哩，要是让
人知道了，我就怨你嘞。

【暗】(nàn，去声)①黑暗、光线不亮：
这间南窑太～啦，白日也得开灯。②不
公开的、隐蔽的：～号；～箭难躲。③色
彩不鲜亮：你这褂子太～了点。

【暗地擩黑财】背地里花钱。比喻花了
冤枉钱：老李也不思谋思谋，这样儿～，多会
儿是个够呀。

Ang
【肮脏】 (nǎng zāng)①脏；不干

净：你别看小花嫂穿得时兴，家可邋遢～
哩。②比喻卑鄙、丑恶：那人嘴上比抹了
蜜还甜，心里可～哩。

【卬】 (nǎng,音攮)人称代词。最早
出自《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招招舟
子，人涉卬否。”表示单数时，意义同

“我”：你明儿去不去开会？～不用去
了；表示复数时，意义同“我们”：你们三
个人这是去哪呀？～瞎逛哩。

【昂】（náng,囊）①仰头：你要把头
～起来。②高涨：～贵—激～。

【昂昂】（nǎng nǎng，间攮攮）形
容精神振奋，很有气魄：你看人家小张，
走起路来，雄赳赳，气～的，还怕姑娘入
不了眼？

Ao
【熬】(náo，挠 。) ① 煎 干 或 煮

烂：～稀粥，～咸盐。②忍受，勉力支
持：～饥荒。

【熬胶】 ①本指加工动植物乳胶的
过程。比喻做饭糊了或把皮质的东
西使用、保管坏了：你只顾串门哩，
稀粥也～啦；你把皮袄当雨衣穿了，
小心～哩。②又比喻蠢笨或不会来
事：这么大的事，你敢靠他做？那可是
个～货哩。

【熬磨】 在艰难中等待机会：今儿
把你二妹也聘了，妈总算是～出来啦。

【熬年】 一种年俗。大年三十夜晚
的守岁活动，谓之～。

【熬牛打马】 拼命使唤牛马，比喻
艰辛劳作：你叔叔～半辈子，才盖起来
三间房。

【熬眼巴火】熬眼而又上火：你为了
那十块钱稿费，～的不值得。

【熬夜】 夜晚不按时睡觉，甚至彻
夜不眠，谓之～。也做熬眼。

【熬油点灯】 在电灯没有问世前，
晚上照明需点油灯。如果要加班，自然
就会消耗灯油。比喻工作或学习艰辛：
你以为大学好上吗？那可得～哩！也
作点灯熬油。

【袄】(nǎo,音脑)有里子的上衣。朔
州人的袄有夹袄、棉袄、皮袄之分。也
作袄儿。

【拗】 (nǎo 或 nào)①不顺；不顺
从：拗口，违拗。②撬，撬开：钥匙也置没
了，就剩下～锁子啦。

【拗口】 形容说起来不顺口、别扭：
谁给你起的这名字，真～。

【鏊】 (nào，音闹)用来烙饼的一种
金属炊具，如黄儿～子。

（未完待续）

朔州方言乡音汇释
●●陈永胜陈永胜

之一
办公室的墙角养了两盆绿萝。绿

萝没有眼睛，却爬得很高。从窗台到
窗帘杆至屋顶，凡能爬上去的地方都
能攀援。实在爬不过去，就掉头回来，
重复着一片片叶子，形成一片绿茵茵
的风景。它没有视觉，却有意志，坚定
地选择生活。

之二
几十年岁月，沧海桑田。从小陪

我成长的亲人，大多都走了。家族里
说，就数大舅妈寿长，老人家活了 94
岁，前年也走了。甚至连我的许多同
学，和儿时的玩伴儿，也阴阳隔世了。

现在回故乡，老的不多见，新的不
认识，细细去打听，访旧半为鬼。在凤
凰大街上碰到位熟人，显得特别珍贵，
有着说不完的话，拉着不舍离的手，交
流的都是生活。

生活的最高境界是成熟。成熟
了，也就如同秋天树上的黄叶。努力
守住一份童心吧，把智慧的一部分拿
出来，用在生活上吧。

之三
小时候我在村里上学，遇到的第

一位先生是用毛笔写字的人。我上的

第一课就是用毛笔描红。有了这个习
惯，便爱上了书法。

成年后，断断续续地习书，虽然写
得不好。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晨课就是
写书法（权当叫书法，其实是练字 ）。
一年365 日，天天要写，总不能天天去
写“白日依山尽 ”，总要写些自己的句
子才好。

写的时候，铺展生宣，凝神静气，
充分调动自己有限的文学细胞，有回
忆、感知、想象等，描绘出些句子，涂抹
在纸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字的绘
画。在得意的时候，还要作壁上观，自
娱自乐。这是一种个性的升华。

之四
练字的时候要找句子，于是便养

成了一种写诗的习惯。我写诗句，只
是随机应句，凑成四句，不能细细推
敲，也经不起推敲。说是不喜欢受格
律的约束，其实是不会写格律诗。写
不了杜甫的“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
逢春能几回 ”。只能写些“由来人事
费消磨，岁月匆匆不耐过 ”的打油
句。打油句与乐谱合不了拍，诗不叫
诗，歌不叫歌。

其实无论格律也罢，打油诗也罢，
写诗就是写经过发酵的生活，如同酿
酒一般。

生活咏叹
●冯向东

丁明 作

我家的小门楼是 1973 年请东神头
村的泥匠杜四师徒给盖的，圆门洞，从
门槛至拱型门洞顶一人一伸手高还猛
些，宽窄能容一辆小平车出进。

原先这是一座大大门，我父亲与兄
弟分家后，拆了大的改成了如今这个小大
门。那时候杜四师傅已经六十大几，瘦瘦
的，吃不多，牙口也不硬了，于是我母亲用
攒下的卖鸡蛋钱专门给买了几斤挂面，午
饭用推下的头栏白面蒸的花卷，豆腐烩山
药粉片子，早晚饭下挂面跌鸡蛋。那个时
候，生活质量还远不及现在，师傅吃的是
待客饭，我们兄妹吃的是玉茭面或高粱
面。动工三四天，门楼就盖好了，青砖青
瓦，白灰勾缝，门楼盖得很俊秀，不大不

小，父亲和母亲出来进来，里外照了又
照，分外满意。

每到白天，两扇大门从来不关，天
热的日子，母亲就盘腿坐在大门门洞
的荫凉里。于是，那些前后院的婶子
大妈、妯娌媳妇们就三三两两过来串
门子，拉家常。母亲心肠热，嘴也直，
爱 给 婆 婆 媳 妇 们 评 个 理 ，说 个 公 道
话。当院子里的蔬菜长起来的时候，
她总要给来串门的友邻们拿些园子里
的新鲜菜蔬，因此，众人就爱和她呱拉
消遣，春夏秋冬，聊起来没个完，笑起
来笑不够。

母亲去世后，父亲仍然把这个老
院子收拾得干净整洁。每天早上仍旧

把大门早早打开，我们院里的自来水
管水特别旺，早上来挑水的人很多。
到院子里的蔬菜瓜果起来的时候，过
来过往的村人都愿进院子里来观赏一
下父亲辛勤耕耘的成果。老字辈夸他
说，李世芳真勤谨，你看把个院子，弄
成个聚宝盆了，要啥有啥。小字辈赞
扬说，五叔真有本事，把个院子打扮成
大花园了，桃花杏花金针花，芫荽韮菜
脆黄瓜……父亲和母亲一样，手头松
散，每每不是给来者拿一盆西红柿，就
是给摘几个大辣椒，反正不让你空手
回去。每次接到我们兄妹回家的信
息，父亲和母亲一样，总会早早准备下
好吃的，早早站在大门门楼下，望眼欲

穿地迎接我们。
几度花香，几度果甜。院子还是那

老院子，房子还是那几间老房子，但我
们最爱的父亲和母亲却再也看不见
了。多年了，深深的街巷也物是人非，
静悄悄的，瞭不见半个人影。院里久不
住人，平日里的一对对喜鹊和一群群麻
雀也不知飞向了何方？早年我家有哥
有妹，大门斜对面就是村委会大院，街
巷里每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我家的
大门门楼下，常聚着来大队院内开会的
姑娘和小伙们，因为一件刚买的花格格
短袖衫，因为一盒香喷喷的抹脸油，年
轻人都会争相羡慕、揣摸，猫腻个没
完。那青春的嬉闹，那热烈的争论，曾
经红了那条小巷，暖了那个时代。

风潇潇，雨淅沥，天幕苍茫，绿叶婆娑。
人到古稀，眼老花，耳聋背，我再不

愿看到那个青砖青瓦的小门楼，再也不
忍回首那条走过无数次的河畔大道，但
梦里梦外，那过往的人事总是潮水般地
向我扑来，汹涌澎湃，不可阻遏……

难忘我家小门楼难忘我家小门楼
●●李成斌李成斌


